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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苓（全国人大代表，作家、编剧）

高满堂（全国政协委员，作家、编剧）

皇甫宜川（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

王丽萍（全国政协委员，作家、编剧）

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是天长地久的“爱情”
圆桌对话

文学为影视创作提供重要营养文学为影视创作提供重要营养

嘉

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

艺术和档案等事业。近年来，文学与影视携手共进、助力高质量发展，产

生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剧作品，不断引发着全

民追剧的热潮和重回阅读的“文学热”。文学为影视赋能、影视助文学

“出圈”等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今年两会上，关于文学与影视的结

合、文学与影视创作的关系再次引起了文艺界代表委员的关注。围绕这

一话题，本报特邀几位代表委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主持人：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本深入生
活的面向更为丰富细腻，对人的书写也更为深
刻，它们能更好地借用文学的语言、文学的质地
和文学的想象来反映生活的本质与可能，往往也
更能孵化出经典的影视作品。您如何看待二者
之间的转化？

高满堂：我觉得文学和影视永远是一对“恋
人”。他们的结合是一种“自由恋爱”、你情我愿
的健康关系，是持久的“爱情”。其实我们这一代
编剧的写作都是从文学出发，而不是从影视出发
的。我们大多是写小说出身的。一开始我们并
没有意识到文学和影视的关系，只是一心一意地
写小说。但后来又都放弃了小说进入影视创作，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两极”现象
或“两极”问题，即传统的文学叙事和当代观众
需求之间的某种脱节。文学能否以另一种方式
与大众进行互通对话，让作品产生一种“话题
感”？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写作者在这方面已
经“落伍”了。从事编剧工作之后我更加感到，
我们在坚守传统叙事、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在
写作的技术、手法方面还必须要“善变”，不能让
思想的传达、叙事的手法与当代观众渐行渐远，
让年轻的观众在看到我们的作品时，觉得你“老
套”了，有隔阂感。在一个传统故事的叙述中，
我们一定要照顾到年轻观众的欣赏诉求和需
求，也就是说，传统的表达必须结合现代的叙事
结构和人物形象，从而和今天的观众产生强烈
的共鸣、热烈的沟通与激烈的碰撞。如今，我们
这一代人都已是70岁左右的老人了，我们更不
能把自己藏在历史的幕后，而是要站在前台，和

一群年轻的观众、年轻的评论家们进行交流。比
如我编剧的《家有九凤》《闯关东》等作品，这些创
作让我感到，身为编剧，我们要想不被观众抛弃，
就要让我们的改变能被观众接受。当然，在这个
过程中，传统叙事和现实主义精神不能丢。我们
不想把浅薄无聊的、单纯寻找热点的故事讲给年
轻人听，这是身为一名剧作家的使命和艺术自觉。

赵冬苓：我年轻时阅读了许多俄罗斯文学，
还有欧洲经典的古典小说作品。这些优秀的文
学作品滋养并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和人生观、价
值观。后来我又大量阅读了哲学、社会学、法律
等方面的书籍。这些阅读一方面提升着我的文
学基本素养，另一方面培养了我对社会问题几十
年如一日的关注。所以我在创作影视作品时，不
仅仅把它们当成是“商品”，而是力求在作品里实
现个人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其实就是我对社会
的看法、对人生的思考。我希望用这些对生活的
理解和表达，在更多观众中引起共鸣。作为一名
编剧，我平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休闲和节假
日。我活着似乎就为了“写作”这一件事，写作是
我唯一热爱的事业。就像我总说的，如果我不是
在写作，就是在深入生活的路上。比如此前播出
的《父辈的荣耀》，创作时我就去了号称“中国冷
极”的内蒙古根河采访，见到了那些在林区生活
了一辈子的人。改编《红高粱》，我也去山东高密
待了一个星期。好像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能
更容易地展开想象。而《北上》的改编则是我近
年来感到最困难的一次创作。为了写好这部戏，
我阅读了徐则臣的许多小说、文章，去领会他的
创作初衷和他对运河文化及两岸民众的理解，在

此基础上重新创造了一个今天的世界，改编的难
度非常大。在这方面，我早年写小说受到的文学
训练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我可能仍是中国编剧
里面写剧本大纲字数最长的编剧之一。我的一
部作品大纲现在基本都在10万到12万字，甚至
更多。一部大纲实际上就是一部小说的容量。
通过它可以完整地知道剧中的人物关系，每个人
物的性格、命运甚至他们的关键台词、对话。有
人说影视文学是没有门槛的艺术，但我希望我的
作品都是有一定门槛的。因此我一直在摸索的
一件事就是，门槛要设多高？一方面让作品有尽
可能多的人看，另一方面我也特别反对去迎合、
讨好观众。

王丽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创作规
律。当下参与影视剧创作的有很多都是年轻人，
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视野十分开阔。影视创作
的过程就是影视团队聚集起来，营造一个共同的
梦想，朝着这个共同梦想出发的过程。这个团队
是互补的、开放的。我接触过《繁花》的主创团队，
在拍摄期间，他们也不知道作品能不能成功，但
他们愿意去学习，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带进去，共
同见证一个作品的慢慢形成。我们总说，学者和
研究人员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要忍受孤独和
寂寞，但其实影视剧创作也需要耐得住寂寞。因
为有的作品一出来就一炮而红了，但有的作品可
能历经千辛万苦的创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不能以一部作品的成败论英雄而否认团队付
出的努力。其实创作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文学在这
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极大的，只要能带给人们
真善美，给人以力量，这样的作品都值得去尝试。

主持人：相对于文学创作，影视作品更要经
受市场和大众审美的考验，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
反过来也能给文学的再解读、再传播带来很多积
极影响，甚至给文学创作带来启发与反哺，对此
各位有哪些观察思考？

高满堂：去年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朋友，欢
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活动，让我特别感
动。那天在会场上，我们这批影视编剧“回家”的
感觉特别强烈。中国的影视剧创作这些年其实
面临一个问题：不少作品是无源之水、无根之
木。为什么年代剧现在突然“火爆”，《人世间》也
好，《南来北往》也好，因为我们的作品越来越注
重文学性，力图用年代剧去赓续历史、真实地反
映生活，所以受到了观众的肯定与喜爱。这次我
在两会的小组会议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
年代剧承担了叙述历史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正确
处理好年代剧历史节点与现实的关系，否则我们
的作品只有宽度，没有纵深，这样的年代剧是没
有出路的。在我创作的 52部电视剧里，除了
1997年根据作家张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抉择》外，其他基本都是原创。我喜欢原创，喜
欢沉浸在生活里，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我从来
都讲一句话：“我必须要有自己新的视角、新的感
受才会动笔写一部作品。”比如此前热播的电视
剧《南来北往》，警察题材许多人写过，我就一定
要在其中写出新的角度、新的关怀与新的叙述方
式。写剧本时我就在问自己，我们的叙述视角能
不能不从英雄出发，而是从一个平凡的人出发？
我喜欢这样的视角。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创

作，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是一致的。
赵冬苓：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能提高影视作

品的审美价值，反过来，成功的影视改编也会提
高文学作品的流传度，提升文学在观众当中的影
响，进一步扩大文学作品的读者群。这是一个相
互助力的过程。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文学名著改
编得不太成功，我经常会为此感到遗憾。经典的
文学作品大都创作于过去，但编剧不能跟在原著
的后边匍匐前进，而要找到这些作品和当代对话
的一个窗口，否则观众没办法理解故事，改编的
作品就不会太成功。什么是“改编”？就是要通
过再创作去形成新的作品、接受新的考验。另一
方面，网络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情况要稍微复杂
一点。现在网络小说被改编的几乎都是拥有广
大粉丝群的大IP。这些作品能被大众读者接受，
肯定具有一定的审美和文学价值，但是不少作品
毕竟是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淘洗的，之所以会
被选择进行改编，是发现其中的元素有进行影视
再创作的价值。这种改编如果能由有经验、有阅
历、有职业素养和文学修养的编剧来完成，可能
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原作品的精神内涵。改编
作品的二次传播，也是对作品文学价值和艺术价
值的又一次考验。如果改编作品能得到市场的
肯定，反过来对网络文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促进。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是一种非常良
性的创作互动。

王丽萍：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是文化
多样性的体现，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丰富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明确纳入本年度的工作任
务。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形
式，就是为人民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创造可能。
比如我观察到，电视剧《繁花》热播后，很多人自
发地去排队买书，还在网上晒出作者金宇澄的签
名照片，他们将书中原文与电视剧剧情进行对
照，讨论为什么剧中没有某个人物，沪语版和普
通话版有哪些不同，等等。根据路遥小说《人生》
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播出后，很多网友把过
去电影版的《人生》找来看，有的观众看过原著
后，还去路遥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打卡”。我觉得
这都是很好地吸引观众重新回到文本、回到阅读
的方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要深化全
民阅读活动。我觉得这也是影视带动文学变得更
为普及的一个方式。影视剧给文学阅读打开了一
扇窗，就像繁花朵朵一样，让人们多看到了一片天
空，这对文化的普及和丰富有着很好的助推。

皇甫宜川：影视作品与文学创作并不存在根
本上的时间先后问题。好的艺术作品，一部小
说、一部电影、一台话剧、一出舞蹈、一首歌，都可
能对其他艺术形式产生影响，为其他艺术形式提
供故事和思想资源。在实践中，文学创作的特
点，特别是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的某些共同规
律，使其中的优秀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的可能性很
大。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视听艺术，它
的当代性、视觉性和独特的情感表达，也会像其
他艺术作品一样，影响着观看它的文学创作者。
这是优秀影视作品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最广泛的
启发与反哺。

主持人：路斐斐 杨茹涵

主持人：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由来
已久。近年来，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得到
了极大发展。其中最受大众关注的一是传
统文学作品的改编，二是以网络文学为代
表的流行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改编。这
些文学作品以多样的题材、视角与表达极
大地丰富了影视作品的片单，给影视剧创
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对此，您有哪些切
身体会？

高满堂：我们这一代编剧对文学都很
崇拜，从文学中汲取的营养让我们一生受
益。我快70岁了，写了50多部影视剧，最
让我受益的还是作家巴尔扎克，他的作品
对我启示最大。巴尔扎克透过他在巴黎居
所的那扇窗户俯瞰着芸芸众生，想象着他
笔下每个人物的命运。他给小说中人物开
拓的空间、对人的命运的想象，对我的帮助
最大。我还喜欢作家莫泊桑，他的《羊脂球》
把女性人物写得那么实在；他写的《我的叔
叔于勒》，不断产生新的戏剧动力，情节一波
三折的过程，也是作品发展和创新的过程，
让我深感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之母。

我一直订阅着《人民文学》《中国作家》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文学对我来说是
拂面而来的暖风，而不像一些影视类的资
讯，给人的感觉就是浮躁、炒作、不真实。
但我感到，今天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文学也
需要改变，需要提高作品的阅读量与媒体
关注度。比如影视改编就是一种方式。当
然，我们这一代剧作家在改编文学作品的
时候会坚持一条原则不变，就是必须遵循
原著的基本思想、基本故事与基本人物构
建。在这个基础上，影视编剧可以补充、调
整、丰富人物和人物关系。

今天我们都注意到，影视文化已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状态，它更依赖小说，更依
赖文学，更依赖深厚的文化表达。所以近
年来，我们看到有很多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
影视剧，给人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文学原
著对一部戏的改编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决定着人物关系、人物塑造和人物的命运
走向。现在我们看到影视与文学越来越紧
密的合作，这是事实，是好事，是文学的繁
荣，也是影视的繁荣。而文学永远是滋养
者，它能为影视创作提供重要的营养。

赵冬苓：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一般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著具有相当的高度，
不光滋养你这部作品，可能对你以后的创
作也会有很大启发。另一种情况是原著有
一点可能激发了你的灵感，顺着这一点生
发下去，可能就会写出和原著从故事层面
来说差别很大的作品。改编时首先要认识
到，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体裁。小说的阅读
是读者参与创作，把文字转化为读者想象
的过程；而影视作品要把所有东西“呈现”
出来，让观众一看就能理解。

从事编剧工作以来，我改编过很多文
学作品，包括早些年改编的莫言的《红高
粱》，还有这两年改编的徐则臣的《北上》
等，两部作品都获得过重要的文学奖。此
外，我还改编过几部悬疑类的网络小说，目
前还没有拍出来。我一直觉得，文学是影
视创作的重要源头之一，特别是那些经典
的文学作品。比如《红高粱》，小说文本非
常成熟，但在影视创作时，我们还需要把整
个故事还原到从1931年左右开始的一个

大的抗战历史背景中，去重新构造那个时
空，把高密东北乡里上到县长下到贩夫走
卒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重新创造出来、连接
起来，这是非常考验编剧的。所以在改编
时，我们始终秉持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
和原著的精神气质保持一致。小说《红
高粱》里传达出的那种中华民族顽强的生
命力、桀骜不驯的精神，那种在民族危难
关头，万众一心去捍卫土地、保家卫国的
精神是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来的。还有小
说里塑造的九儿这一形象，和过去传统文
学里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很大区别。这不
光极大地启发了我在改编《红高粱》时的
一些想象，甚至也帮助我打开了创作的新
空间。

王丽萍：去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
了迟子建的小说《碾压甲骨的车轮》，里面
的场景描写和人物对话都非常有画面感。
这次参加全国两会见到迟子建后，我还特
意向她请教了她的创作心得。在我看来，
创作这样一部精品力作，肯定需要做非常
多的案头工作，因为小说涉及的历史内容
太多了。我想，作家能够创作出经典的文
学作品绝非一日之功，都是殚精竭虑、凝结
了他们丰富的人生体验与对生活的思考才
能完成的。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既是作家个
人情感的折射，也体现着作家对社会以及人
性与情感的思考。经典的文学作品经由影
视改编，等于把原作进行了重新梳理。很多
编剧都是先把原著精神吃透了，然后再通过
拍摄技术展现出波澜壮阔的画面。

影视从业者和作家的工作不同，一部
影视剧的完成需要团队里不同工种的相互
配合，最后给观众呈现的不仅是创作团队
对文本空间的想象，还有活色生香的、更生
动、更具有立体感的东西，蕴含着主创团队
新的诠释和解读。此类作品的热播，有助
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提高国
民素质和文化素养。对于编剧而言，如果
创作的剧本具备较高的文学性，那么作品
的综合品位就会高很多，观众的观感也
会更加舒服。现在的观众也都经历了“千
锤百炼”，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张力强烈
的话，更易受到年轻观众喜欢。相反，如果
剧中人物的台词过于直白，没有经过文学
加工与塑造，那么传递出的力量就会相对
薄弱。

皇甫宜川：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剧
本进行改编创作的优质资源，特别是优秀
的传统文学，本身就是创作者长期深入生
活或对历史深入研究后的创作成果。它们
不仅对当代生活或历史环境有新发现，而
且在叙事、人物塑造、结构等方面都有艺术
创新，为影视艺术的再创作提供了非常好
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许多影视剧
本创作上的短板。而当代以网络文学为代
表的流行文学、类型文学则更具时代感和
当下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青年
的情感诉求，而且这些作品表现的角度和
内容都非常丰富，为影视创作打开了视野，
成为了解当代青年情感需求的新途径。这
两类改编都是当代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和
内容来源。当然，在改编的时候，一定要对
文学作品提供的生活和思想进行再考察、
再体验、再思考，在遵循影视创作规律的基
础上创新地完成影视的创作。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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